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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家访三次家访
林立伟

磨洋工
韩允平

往事如昨往事如昨

方言撷趣方言撷趣

在我老家一带，至今还
流传着关于磨洋工的笑话
和俗语。

“洋”虽然泛指外国，但
磨洋工的“洋”主要是指东洋。

旧式建筑讲究“磨砖对
缝”，即对砖墙的表面进行
打磨，此工序称为“磨工”。
这是一个细致活，讲究慢工
出细活。日寇侵华期间，国
人在被迫给日本鬼子干活
的时候故意怠工，衍生出了

“磨洋工”一词。如今，“磨
洋工”已演变成偷懒的代名
词，是指动作很慢，故意浪
费时间。

那时的磨洋工到底怎么
磨呢？老人是这么说的——

比如拉大锯。拉锯是
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
两个人站在架好的木头两
端，沿着调好的墨线，用大
锯一推一拉地锯木头，也叫

“解木头”。拉大锯是很累
的，磨洋工的时候可就大有
学问了——他们趁鬼子看
不到的时候，将大锯反过
来，锯齿朝上，用锯弓锯木
头，看起来也是一推一拉好
像很用力，其实根本就没锯
下去。

刨 地 的 时 候 也 是 这
样。从远处看，刨地的人将
镐头扬得高高的，看起来好
像很猛很用力，其实，落在
地上的时候一点力道也没
有了，镐头能进到地里就不
错了。

拉水车的时候也“磨洋
工”。这里说的水车是指一
种取水工具，需要用人力
拉，也有用驴或马拉的。水
车的原理是用大的从动轮
啮合小的主动轮拉动铁链，
带动铁链上的皮垫，皮垫穿
过水管，将水从井里带到井
口，流进地里。水车拉动
时，会发出铁链和牙盘磕碰
的声音。磨洋工的时候，从
远处听起来，水车的铁链和
牙盘不断地发出“嘎吱”“嘎
吱”的声音，拉水车的人和
马似乎也很卖力地拉着水
车转圈。可是，如果到近前
一看，一切就会露出原形
——原来，水车的铁链子已
经从牙盘上摘下来了，只是
水车在空转，根本提不上一
滴水来。

最典型的磨洋工是在

修碉堡等工事的时候。那
时的建筑材料除了石头和
木头，主要是就地用泥土团
弄成的泥丸。县城北边有
个碉堡塌了一个角，需要用
泥丸修补起来。参加修碉
堡的有40个人，他们是这么
磨洋工的——最底下的人
半天搓成一个泥丸，然后逐
人往上传递。传到谁手里，
谁再搓一下，等慢慢传递到
最上面的人手里的时候，那
人先看看周围，如果鬼子不
注意，就趁势将泥丸扔到碉
堡后的护城河里。刚搓成
的泥丸掉到河里，很快就散
开了。按这样的做法，一天
的时间是修补不好坍塌之
处的。

当时，支炼钢炉算是技
术含量很高的活，会支的人
很少。鬼子支炼钢炉的目
的是炼铁炼钢，都是用来造
武器的。为此，支炉的师傅
用的法子就很绝，算是磨洋
工的杰作了——炼钢炉关
键部位的材料应该用防火
的，可是，支锅炉的师傅偏
偏给换成不防火的，而且，
锅炉一升温就会爆炸。当
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支炉
的师傅不负责维护，支完了
就算完成任务了。否则锅
炉一爆炸，怎么也逃不掉砍
头的命运的。

还有的磨洋工像是笑
话。比如鬼子让支两个锅
台，那么，这两个锅台一定
是一个大一个小，或者一个
是圆的，一个是扁的。大的
圆的勉强可以放进锅里，小
的扁的则连锅的一半也放
不下去，根本没法使用。

磨洋工普遍使用的办
法是，嘴上答应得很痛快，
就是动作上慢，嘴上答应
了老半天了，就是不见动
静。比如大工说：“泥。”下
面马上答应：“好嘞好嘞。”
答应了半天，泥还没开始和
呢。等到磨磨蹭蹭和好泥，
再铲上去，怎么也得一两个
小时。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
鬼子虽然凶残，但面对磨洋
工，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的办
法。磨洋工，是对敌斗争的
一个策略。尽管过去了这
么多年，磨洋工的故事还在
流传着。

一

我做过学生，也做过老师，
有三次关于家访的事让我一生
难忘。

第一次，是我上小学时林
振莲老师的家访。

我的五年小学，都是在本
村完小即当时的栖霞县（今栖
霞市）庙后乡上林家完小度过
的。除了极有限的几节美术
课、体育课，其他所有课程都是
本村的林振莲老师一个人上。

林老师是一位对学生极其
严格的女老师，甚至还会体罚
我们。她舍不得真打，主要是
吓唬。如今几位小学同学相聚
时，还经常回忆当时我们是如
何挨打的，回忆中充满幸福和
甜蜜，笑声不断。

大约是1979年，我还在二
年级，或是下半年刚上三年级，
一天晚上，林老师来家访了。
那时家里的房子还很破旧，整
个村子还没有通电，我们正在
吃饭，点着火油灯，桌子摆在进
门房间的地上。林老师连小凳
子也不要，就势坐在门槛上，看
着我们吃饭，陪着我们说话。
刚开始时，我心里还有些忐忑，
但后来林老师表扬了我，一点
也不像平时那么严厉，我慢慢
放松下来。就这样聊了一会
儿，林老师就回去了。

之后，林老师送给我两支
铅笔。铅笔的样子至今镌刻在
我的脑海里：它外表没有涂油
漆，原木的素色，无棱，但有细
细的条纹。当时我家里条件困
难，用石板石笔多，有段时间确
实买不起铅笔。我细细摩挲着
老师给我的这两支铅笔，心里
充满感激之情。

振莲老师，这次家访已经
过去46年，接近半个世纪了，
您还记得吗？那两支铅笔，和
您教给我的做人道理、扎实作
风一起，成为我此生享用不尽
的最大财富！

二

第二次，是初中柳玉顺老
师的家访。

我初中三年，是在栖霞第
十七中学度过的，柳老师是我
的化学老师。

1985年我初中毕业，没考
上中专，尽管我学习还不错。
那时候，农村学生的第一选择
是考中专，第二选择才是考高
中，因为考上中专就意味着带
户口、吃“国家粮”。这造成我

们那里每年考上中专的都是复
习生，用现在的话说，那时候也
很“卷”。

在这种背景下，我不出意
外地没有考上中专，情绪低落
地呆坐在家里。甚至，我都不
愿去想复不复习、到哪里去复
习（当时乡里除了十七中，还有
庙后、楼底、枣园三所联中）、怎
样去办理复习。百无聊赖之
时，一天下午，柳老师骑着自行
车来家访了。父母都在山上干
活，我独自一人，用一杯白水接
待了他。

栖霞十七中是一所公办初
中，最大的优势是师资，教师特
别是年轻教师都是正规师范毕
业来的，其他联中则以民办教
师居多。柳老师是文登师范毕
业的，1985年他才28岁，正是
风华正茂的年纪。老师头发有
点卷曲，帅气英俊，乒乓球打得
好，浑身充满活力；老师课讲得
好，条理清楚，深入浅出，还带
领我们去上化学实验课；老师
性格特别好，很少对学生发脾
气，即使偶尔批评谁，骨子里
也透着善良和儒雅，从不说过
头话。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
平常特别喜欢柳老师，也特别
喜欢学习化学，化学成绩始终
名列前茅。

对于柳老师的家访，我除
了因家里条件差，感觉对老师
有些慢待，心里一点都不害
怕。柳老师的主要意思就是让
我回校复习，我痛快地答应
了。一件压在我心头的“大
事”，就这样极其简单地敲定
了！一年后即1986年，我顺利
考入牟平师范，立志成为一名
光荣的人民教师。师范入学
前，我和父亲骑着自行车，一起
到大庄头乡中学看望刚调过去
的柳老师，车把上挂着二斤桃
酥。记得当时见面，老师的自
豪、学生和家长的喜悦与感恩
交织在一起，诠释着终生难忘
的师生情！

玉顺老师，这次家访已经
过去40年了，您还记得吗？尽
管您只教了我一年，加上复习
是两年，但您是我学习知识、道
德培养和人生选择的真正引路
人！做一个被学生认可的好老
师，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老师
有没有做好这个引路人。您是
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三

第三次，是我作为老师到
学生家里的一次家访。

前些时候，学生永杰打通

了我的电话，特意登门看望
我。永杰说：“老师，您到我家
里去过。”一句话，让我想起36
年前的那段往事。

1989年我师范毕业，入职
栖霞县庙后乡楼底完小，任五
年级二班的语文教师，并且当
班主任，永杰就是我的第一批
学生之一。

那时候，我满腔热血扑在
工作上。学生没有课外辅导
书，我就自己编，写一篇文章把
新学的生字全部嵌进去，然后
用蜡纸在钢板上刻字，再用那
种手执刮板的油印机把卷子印
出来。这个艰苦的过程乐趣不
少，有好几次我在灯下埋头刻
钢板，不知不觉，耳边响起楼底
村司晨雄鸡的啼鸣声。

那是九月初的一天，初汛
期还未结束，又下了一场大暴
雨。学校东面有条河叫庙后
河，发源于牙山北麓的老庙顶，
过学校后转两个弯就注入福山
门楼水库，是内夹河和门楼水
库的一级支流。楼底完小的服
务片区内，上下孙家庄、姜家
沟等村在河的西侧，学生不用
过河；杨家夼虽在河的东侧，
需要过河，但是河桥大，不用
担心；只有永杰所在的下邺夼
村在河的东侧，桥小，奔腾咆
哮而来的浊流已经淹没了桥
面，河道里还有些挖砂留下的
一丈多深的深坑，人掉进去后
果将不堪设想，必须把学生安
全送回家。就这样，我冒着大
雨，紧紧攥着永杰的手，目视
前方，一步一挪地挺过河桥，
把永杰送到了家。永杰的父亲
跑供销不在家，只有母亲在
家，家里很干净，我与她交流
了永杰的情况。

这就是永杰说的“老师，
您到我家里去过”。36年了，
对于我三年农村任教生涯中
唯一的一次学生家访，我早已
淡忘，但学生还记得。永杰在
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
的业绩，还曾经被评为“烟台
市十佳服务明星”，当老师的
自豪感、成就感、幸福感油然
而生。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
化，现在教师的压力太大了，能
抽出空来特意到学生家搞一次
家访，真的需要很大的机缘。
但不管怎么变，教书育人的本
质没有变，老师家访一次，学生
会记得老师一辈子。国家提倡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我市教
育主管部门正在开展“幸福教
师”建设工程，家访，也许就是
教师的情感家园、幸福密码！


